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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 教育培训 就业

距离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布“双减”政策，已过去了一年。

“双减”落地一年：教培地下化，一些学生或成为被“减去”的人

考试内容、社会评价体系都没有变，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双减”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大陆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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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4日，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称为

“双减”政策。

按照政策要求，所有K12（小学至高中12年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都必须在年内停止。

教培行业（注：即补习行业）遭到“团灭”，K9（小学至初中9年教育）英文辅导培训是重灾区。根据《中国企业

家》报导，中国大陆有70万家教培机构，多达1000万的从业人员瞬间失去了合法的职业地位。2021年8月，《南方

周末》援引蓝象资本投资副总裁陈晶的估算，一个月内约有20%-30%的教培从业人员被裁，预计行业整体裁员比

例可能会达到50%。

一年过去，一些教培人还在业内坚持，更多的则被迫转行：有的准备去互联网公司当运营，有的转去私立学校当老

师，有的去做人力行政，有的则仍在待业中。转行“最成功”的，要数语文老师董宇辉。他跟著已改名为“东方甄

选”的原教培企业“新东方”，转战到网络直播带货赛道，成为网红，被官方树立为转型成功的教培人模范。

“不论是留下的，还是离开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过得很辛苦。”Monica曾在一家知名上市公司担任教培业

务管理层，有著十余年英文教学经验。不论是常规考试，还是素质开发，Monica都获得业界和学生家长的认可。

“双减”政策落地后，她不出意外地被公司裁员。

如今，Monica仍留在教培行业，“大家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现在很像40年前的韩国。”

1980年7月30日，军人全斗焕执政时期，韩国出台“7.30教育改革政策”，全面禁止课外补习，提供辅导的老师或

者聘请老师的家长，都会受到处分。政府甚至成立了“课外辅导打压队”，对老师和学生实施震摄。为了躲避“课

外辅导打压队”，老师和家长们想出了千奇百怪的法子，比如：让老师深夜来家辅导，让老师打扮成亲戚或家政工

人，躲到郊外甚至在汽车里进行辅导。

到上世纪90年代末，补习禁令已逐渐形同虚设。2000年4月，韩国最高法院宣布禁止补课的法令违反宪法，并予以

取消。法院在判决中表示：“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双减”政策，和40年前的韩国如出一辙。业内究其原因，有两种猜想。其一是打击体制外的精英教育，将高达万

亿人民币规模的学科类培训市场强行划拨给公立学校，将市场和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在体制内机构手中；其二是降低

养育孩童费用、鼓励生育，减缓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速度。

无论是什么原因，Monica认为，教育双轨制的局面没有改变，因为考试内容没有变化，社会看重文凭学历、重脑

力轻体力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差距评价体系没有变化。看似推进教育公平的“双减”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双



减”冲击了偏远地区及工薪阶层的孩童，他们无法像之前那样参加大班课外补习，仅凭学校的课程根本无法够得上

名校的考试选拔，而有钱人的子女则不受影响，完全可以高价请私教进行一对一辅导。

围绕教培行业这一年的变化，我们采访了Monica，以下是她的口述，有删节。 


2021年9月，中国上海一家倒闭的补习学校。摄：Yomiuri Shimbun via AP/达志影像

关系到位，就能获得国家开的“白名单” 


2021年8月，“双减”政策一下来没多久，我就从那家上市公司被裁员了。“双减”政策规定，禁止学科类培

训资本化运营，禁止周六周日、寒暑假补习。这正是民营教培机构盈利的来源。我的公司正好是上市民

企，就把K9教培这块业务整个砍掉，我们几千人都被裁员了。

我觉得最难的时候，是被裁员之后的一个月，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眼看著同事们都被裁完了，他们投简历

找工作，投了很多都没有回复，各个教培机构都在裁员，你不可能找到工作。

我任职的这家公司和新东方等知名企业一样，因为是名企，必须严格按照政策规定，一点擦边球都打不



了，怕被举报，这么大的企业肯定一举报一个准，所以必须转型。这些知名企业，比如瑞思教育、作业

帮、学而思等，有的转做成人教育，有的拓展兴趣班，比如转做围棋、篮球等，像新东方这样的就彻底告

别教培行业，转型电商直播卖货。当然，这些业务的规模远远比不上K9学科培训。

我现在在一家获得国家许可的教培机构工作。 


“双减”之后，K12课外补习这块蛋糕不许民营企业碰了、不许市场化，但是国家授予许可的一些机构可以

做，小孩周一到周五下课后可以来这些机构补习。

这类机构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办学场地的大小、具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比例、必须使用国内教材且不得

超纲等⋯⋯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和所在城市教育委员会的关系。关系“到位”，就

能获得通过拿到经营资质，关系不到位，就够呛。这个就是国家开的“白名单”。

来这些机构应聘，是需要资历的，从业经验至少得5年以上。机构肯定倾向于选择知名度大的资深老师，因

为这些老师能为它留住客户甚至带来生源。家长们的眼睛也很“毒”，你去给人家（小孩）上过几次课，家

长就知道你有没有经验。他们的需求很直接，就是提高分数。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变，尤其是

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像我这样从业十多年的老师们，基本都还留在教培行业。毕竟已经在一个行业里深耕细作，再去一个陌生

领域重新开始成本太高，也不太现实。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补习刚需仍然存在。因为考试的内容没有改

变，尤其是名校的考试超出课本大纲，必须靠补习才有考取的希望。

现在K9的孩子们，一般选择在周一到周五放学后补习，有的偷偷在周六周日补习，还有的通过网络补习。 


“双减”政策刚下来时，为了杜绝教培补习，政府为学生们安排了一个叫“校内服务”的补习，周一至周五放

学后，让孩子们留下，由官方指定的机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集体补习，就是把以前家长们自主选择的课外

补习挪到自己碗里。我现在这个公司也是有资质提供“校内服务”的。

国家对“校内服务”给予财政补贴，至于财政补贴是全部给到合作机构、还是学校与合作机构分，那就是他

们的事了。

这个“校内服务”一开始是强制的，后来一些学校的家长集体反对，官方指定的补习就松动了，学生要是不

想参加可以请假



想参加可以请假。

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习

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

当然，学生们按照家长选择的这些线下补习都是偷偷进行的，一般由几个熟悉的家长组团报名，邀请老师

到某一家去开小班补习。

2020年5月，中国武汉，疫情缓和后学校逐渐复课，校方用胶板围起书桌预防病毒传播。摄：Stringer/Getty Images

这对孩子们的考验极大，因为每天学校都要例行查问有没有去课外补习班。孩子们要提前对好“口供”，练

习说谎，要一口咬定“没有参加课外补习”，也要训练自己不能和要好的同学透露这个秘密，因为一旦走漏

消息被举报，补习老师便再也不能为这些孩子辅导。

这种（自保式地撒谎）对小孩儿的伤害非常大，他那么小，他得去想得比较周全，说话得滴水不漏。 


对我个人来说 收入没什么变化



对我个人来说，收入没什么变化。 


以前在那个上市公司，因为做到了管理层，我是朝九晚五上下班，负责课件开发和一些管理工作，主要面

对老师。现在重新给学生上课，提前一周排课，有课就去上课，没课的话就在家。

但我们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以前这个职业是合法的，现在变成了“人人喊打”，家长有需要、但是我们

必须得偷偷摸摸工作的扭曲状态。

除非是非常熟悉和靠谱的家长，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上门给学生补习，因为怕被举报。 


我们业内比较轰动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去年7月河北省衡水桃城五中的老师，“有偿办班”被群众举报，当地

教育局叫停了补习班，被举报的老师暂停一年内的职称级别考试，就不能升职了，处罚还是挺严重的。

还有去年8月，沈阳一对面临初中升高中考试的双胞胎，家长请物理老师来补课，双胞胎最后如愿考取重点

高中，家长让小孩上课时偷偷录音，一个反手就把老师举报到当地教育局，结果老师退还了全部的补习费

用，教育局说处分不处分老师要看家长态度，这个老师又赔偿了2000元想跟家长私了，结果这个家长收了

钱之后食言，依旧不依不饶，让老师上教育局写交代材料。

遇到这种家长，老师就倒霉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以前在一家数学教培机构任职的老师被查到非法补习。这个老师因为核酸筛查为阳性，

大数据流调显示该师周六参与了“非法”补习，她违反了疫情期间不能聚集的规定，又违反了不能补习的“双

减”政策，处理结果我不知道，应该不轻。

所以老师们现在非常谨慎，一般不给不熟悉的学生上课。我有个同事之前教过一个初中的孩子，那个孩子

有一次闲谈间提起上过该老师的课，邻居的孩子听到了，就希望这个老师过来教，这个老师拒绝了。现在

也有家长找我给他们的孩子补习，我一般不去上门补习，主要是时间成本太高。

我现在的工作机构虽然是合法的，但没准哪一天又被宣布不合法呢？以前还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一个规

划，现在无法作任何规划，只能先把今天手头的事做好，见步行步。

这个行业最惨的是年轻人 


失业和转行的，大多是入行两三年的年轻人。有的是国内外名校的硕士，专门学英语教育的，在业内刚做

两三年，理论知识丰富，但实践经验才刚刚开始。

https://hebei.ifeng.com/c/888CHazuEq8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GLBP62Q0537A693.html


“双减”政策之后，合法的培训机构需要名师，家长需要提高小孩应试分数的“实战者”。年轻人没有锻炼的

机会了。他们不得不转行，但是大多数找不到对口的职位。

有几个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年轻同仁，失业后考虑转去公立学校，但体制内的学校太难进，他们就去了私

立学校。私立学校的薪水极低，繁杂的教学外事务还多，税前月薪只有六七千元，远远低于之前在教培行

业2、3万元的月薪。这么低的收入在大城市很难生存。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摄：David Hogsholt/Getty Images

还有一个去英国名校留学的同仁。正是因为看到国内K9教培业务前几年比较火热，专门学了英文教育专

业，回国之后成为一名教培新手。“双减”政策之后，他被裁员，后来去了一家培训机构，针对外国人提供

辅导。因为工资低、杂事多，他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了，现在在家里上网学习IT行业的技能，打算往IT行

业转型。

他和IT专业的人才相比，可能没有优势，毕竟那些人是科班出身，甚至有行业工作经验。即使具备了一些

IT行业技能，他去转行的话，只能算刚入门的小白。在英语教育领域他是专业人员，在IT领域他只是一个

学习者，不论是薪水还是职位，他都是从头做起，只能说他未来的路很不容易。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

（居然）鼓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当时“双减”政策下来之后，国家出了一个引导教培行业从业人员转岗的政策，列出一些岗位。我和同事还

去看了。结果一看，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什么职位？要么是某公司的物业人员，要么是某中心负责接电话的

客服这类文职人员中比较低端的工作。这些职位，月薪大概为5、6千元，过1万元的寥寥无几。给我们个

（月薪）几千元的工作还觉得给我们找出路了（苦笑）。

一般教培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是钱的问题，在大城市月收入不过万的话，是很难生存的；另一

个是职业发展规划，年轻的教培人基本都是名校毕业，是对口专业人才，你让人家干一些初中毕业生就能

做的工作，和他们职业规划落差太大，人家那么多年的专业学习都白费了，太可惜了。

有的年轻人愿意放下身段，尝试一些低薪职位，但有些职位不是想转就能转，它还挑剔要对口人才，一看

是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的，觉得不对口，还不一定录用。有些公司一看到教培老师应聘简历上写著此前月薪

过2万元，就打了退堂鼓，不再招聘。

一些年轻人为了糊口，不得不暂时选择互联网运营、人力资源职位。一些年轻教培老师都是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还有哈佛大学这类名校毕业的，让他们去屈就这种工作，肯定心理落差很大，很受打击。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

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们。

在大城市发展，不管是否失业，房租要交，生活还要继续，时时刻刻都离不开钱。有些年轻人就回老家

了；还有些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将怎么撑下去。我也无法估量这些不如意的年轻人数

量有多少，但基本上就是刚入行没多久的都被迫转行了。

我也有看到新东方的董宇辉老师在直播卖货。他火了，当然挺好。但是卖货没什么专业门槛，普通人也可

以直播卖货。董宇辉是语文老师，如果在教培领域，他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帮助更多人。

一个专业性的人才，转型成了直播卖货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唉，这个时代发展成这样了吧，（居然）鼓

励专业性人才都去卖货。



除了董宇辉，我所认识的转型的教培老师们，还没听说在别的行业里做得不错的。这一年，所有教培人都

过得很辛苦。

我现在和一些还在教培行业的老师们联系多一些，大家现在也都认清现实了，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太大的

发展了，平时聊的大多跟学术问题相关，比如高考趋势、中考趋势，研究一些考试题目，交流一下彼此遇

到的学生的功课情况。

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小地方的孩子，可能成为被“减掉”的人 


“双减”减掉的是什么？其实是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未发生改变、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

们。

有些家长觉得课外补习机构倒了，学校作业也少了。但他没有意识到国内教育现状并未发生改变。
以英文

为例。国内编纂的小学英文教材内容简单，小学英文又只是一个副科，一个老师带著40多个学生们一个礼

拜只上两次课。

从语言学习来说，学语言的最佳年龄就是在小学阶段，孩子们需要一个英文环境。语言思维跟语感的形

成，这个必须要提前去考虑，并且一定要拔高来布置。

之前教培机构的K9英文辅导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了，从课件开发到小班授课，一个老师顶多带十几个孩子，

一周两次课，有上课、游戏、互动，也有绘本作业、日常阅读、定期考试。小孩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

语言思维和语感，以及对学科的喜爱。

从应试现实来看，名校初中在学生刚进校不久，会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或者分班考试。没有经历过小学补习

的学生，考30、40多分的大有人在。补习过的孩子就大不一样，知识点都学过，不仅应试成绩高、能考到

90多分，口语也很好，老师再讲一些应试教育的内容，很快就能适应。如果从初中才开始学习语感和语言

思维，那就太迟了。当你需要额外花费很多时间在听说读写上，要很费劲才能赶上进度时，这样看来，“双

减”实际上什么也没减掉。



2020年7月，中国首都北京，家长陪同子女前往高考考场。摄：TPG/Getty Images

以前，教培机构有大班课，不同城市价格不同，大城市一学期4、5000元，小城市一学期约2000多元，家

庭条件一般的孩子也能上得起。

“双减”政策之后，家境不太好的孩子失去了补习路径。他们可能是被“减”掉的人，在未来的应试考试中和

名校无缘，改变命运的机会被剥夺掉。

我在一线城市，我接触到的家长，不论是富豪还是工薪家庭，没有因为“双减”政策就不给孩子补习的，都

是绞尽脑汁寻找老师，有的退而求其次找网课提升自己。

一个常见的方式是教培地下化，比如几个家庭偷偷“团购”补习老师，或者单独请私教。 


一线二线城市的家长在“鸡娃”方面是很有经验的，小孩的补习内卷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家长们会为孩子选

择教培机构补习，对老师们都有一定了解和熟悉。教培机构“团灭”之后，家长会邀请之前上课的老师来补

习，几个家庭像homeschool那样，请老师在约定的时间上门到某一家授课，从外表看起来很像几家人聚

餐。

这种家庭小班的费用很高，有经验的老师一小时要500元起跳，一对一上门辅导价格更贵，不是工薪家庭

可以担负得起的。

此外，为孩子寻找合适的老师，也需要花费成本。以前教培机构合法存在时，可以按照优势推介选择老

师，比如某个教培机构以口语培训闻名，想学口语就去这个机构。现在，教培老师地下化，寻找一个适合

自己孩子的老师变得不容易，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试错才能如愿。



但对于富人就不一样了。富人完全可以亲点名师上门进行一对一辅导，“双减”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影响。 


家长们很清楚，内地社会仍旧重视文凭，重智力轻体力，名校出来的会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不错的收

入，而职业技校毕业的只能一辈子穷苦辛劳，难以实现阶层跃迁。大家肯定都想让自己的小孩读名校，而

名校的考试内容远超教材大纲，所以补习是刚需。

“双减”剥夺了穷人家的孩子选择自主受教育的权利，可能会加剧阶层分化。这种人为造成的教育不公平，

会让强的更强、弱的更弱。

一些小城市的工薪家庭或者收入更低家庭的孩子，可能因为教培机构没了，就不去补习了。主要还是看家

长有没有意识到，“双减”政策之外，考试内容和就业现实并没有发生改变。10年后或者20年后，这些无法

参加补习的小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